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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水到风水 
——阆中古城城市形象的变迁 

□吴其付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610068] 
 
[摘  要]  阆中古城作为中国风水典范，其形象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先秦至汉晋时期，

嬛得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发展为巴蜀重镇；汉晋至唐宋时期，得山水之美，从琅 福地发展为阆苑仙境；

唐宋至明清时期，得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发展为风水典范；新中国成立到现当代，得山水之肥，从丝

绸之都发展为风水之都；展望未来，得山水之韵，“山谷之城、风水之都”应为阆中古城新的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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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形象是城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区域地

位的总体表征。一个地方的城市形象总是随着历史

发展与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更新。很多我们今天所

熟知的城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曾经历过

激进突变或渐进裂变的形象变迁。 
阆中古城是中国著名的风水古城，位于四川盆

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有着

2300多年的建城史。因其典型的风水格局成为中国

城市选址的典范。 
历史上，古城阆中城址几多变化，但大都在嘉

陵江两岸移动，且与现今城址相距不远。先秦至汉

晋时期，由于巴国迁都、秦设县治、汉设郡治，阆

中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址设在盘龙山麓至玉台山

临嘉陵江台地上。由于受江水冲刷和军事战争破坏，

城址在这个区域内不断变动。唐宋时期，城址基本

固定并沿用至今，受堪舆风水影响，城市选址特别

注重龙、砂、水、穴的细致考察与周密权衡，金城

环抱的城市基址与山川形胜景观基本形成。明清时

期，在唐宋城址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规模，街巷

走向、城门朝向、公共建筑、衙署建筑等布局刻意

迎合风水理论和儒家礼制，“山环水绕”、“环抱有

情”的山、水、城融合一体的典型风水意象最终形成。 
今天的阆中古城，其城市格局及自然景观较完

整地保留了唐宋明清时期的人文环境与建筑风貌，

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阆

中古城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巴蜀重镇的历

史地位，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歙县古城并列为

中国四大古城。 
当前，阆中古城正在着力塑造中国风水旅游目

的地的城市形象。但阆中古城作为中国城市选址的

典型风水模式，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作为区域

性的山川重镇，经过人文点化与刻意塑造后天形成

的。目前，学界对阆中古城的研究还不多，已有研

究集中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1~2]、古城

空间格局[3]等方面，对古城城市形象演变形成的关

注不够。本文将通过对阆中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进行

解读，揭示其城市形象变迁的重要历程。 

一、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到巴蜀重镇 

古代城市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往往取决于城市的

交通区位优势与自然资源要素，其首位形象也多为

这二者内容的融合提炼[4]。阆中地处秦巴山脉南麓，

嘉陵江中游，为秦蜀孔道、巴蜀要冲之地。这里土

地肥美，物产丰富，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巴蜀要

塞、水陆辐辏的独特地理位置，使阆中得山川之利、

水陆之便，成为古代川北地区的行政重镇、军事重

镇、商贸重镇、文化重镇，多种要素的集合共同形

成了“川北首邑”的区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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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阆中，从江边聚落发展而来。新石器时

代，阆中先民就在这块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地方

繁衍生息。西河、东河、构溪河与嘉陵江在此交汇，

洄湾处鱼类众多，先民捕鱼为业，并耕种农业，聚

落与集市渐次兴起。随着经济发展和水陆交通地位

的凸显，城市战略地位逐渐提升，从秦阆中设县开

始，阆中就一直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 
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镇历程，开启于巴国别都。

阆中是古代巴人聚集的地方，在商代为巴方，周代

为巴子国地，战国后期为巴国别都。巴人是聚集于

山谷中的民族。阆中的“阆”字就是巴人语言的音

译，巴语中的“阆”本为“浪”，是“山谷”的意思，

“阆中”即为“山谷中的城”。“阆”与“浪”古同

音，而后世学者又依据阆中城市的山形水势，构建

出我们今天的“阆”字，并以此反过来作为阆中名

字来源的解释[5]。由于阆中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

的物产供给，不断迁徙的巴国都邑终于在阆中得享

短暂的安定。 
   阆中成为秦之郡县后，“秦蜀孔道”、“巴蜀要

冲”的军事地位与交通地位不断显现，“前挡六路之

师，后依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

加之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兼有七关合护
①
，进退自

如，攻守咸宜。因此，历代的郡、州、府、县、军、

路、道等治所皆在阆中城，并多以亲王重臣驻守。 
阆中盛产丝绸、桐油、猪鬃、药材，由于水陆

之便，商贾云集，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要的商品集

散地。战国秦汉时期，陆路交通十分不便，而水上

交通相对优越，发源于秦巴山脉的嘉陵江水道便成

为秦陇入川的重要通道。到了唐代，蜀地对外经济

交往日益频繁，嘉陵江水道作用超过陆路金牛道，

成为川陕地区商贸往来的主要通道。唐末五代时期，

由于战乱四起，四川对外的陆路交通经常受阻，往

来客商多从阆中经嘉陵江水道前往重庆，出三峡，

再转辗到中原。北宋时期四川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

不少商人从利州取道嘉陵江水路到达阆中，并以阆

中为中转地，经陆路到达中心城市成都。南宋时期，

四川成为南宋政权的重要粮仓，嘉陵江水道长年千

帆竞航，百舸争流，十分繁荣。这种水陆交通重镇

地位，一直保持到近现代宝成铁路建成之时[6]2。 
从巴国别都到巴蜀重镇，阆中作为川北首邑的

城市形象主要体现在先秦至汉晋时期。由于秦巴山

脉阻隔，蜀道难使得阆中作为金牛道上的军事重镇、

嘉陵江水道上的商贸重镇的战略地位特别突出，而

三国时期的魏蜀两国军事战争又多在这带展开，更

加强化了阆中作为川北重镇的地位。 

二、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 

中国传统城市，镶嵌于良好的山水之间，通过

山川之美与人文之美融合贯通，形成“感通天地”

的意境美，并以此构建起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

山水美城形象。古城阆中依山傍水、绚丽多姿，四

周群山环绕、关隘相连、山川秀美，自古便有琅嬛

福地和阆苑仙境的美誉。 
琅嬛福地是人文始祖伏羲赠与阆中的无价之

宝，它开启了阆中人杰地灵的智慧之门。相传阆中

为伏羲母亲华胥“履巨迹而孕伏羲”之地。伏羲上

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仰则观象于天，俯

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特别看重这片孕育他

的土地，曾三次回故地阆中，教民渔猎畜牧，并把

这里辟为“阆嬛福地”，作为天书藏匿之所，其首藏

之书就是含有天文星象之术的先天八卦[6]25-26。天书

是人类智慧之书，它赋予了阆中的聪明智慧与人文

昌盛。 
从伏羲观测天象始作八卦开始，阆中便与天文

星象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古以来，阆中便是古

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特别是在汉代，阆中天文人

才辈出，诞生了以落下闳为代表的民间天文学家群

体。汉武帝时期，由于颛顼历法误差很大，朝廷议

制新历，征召天下学士。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

被征召进京，授官太史侍诏，运用自制浑天仪，通

过天象实测，主持完成了《太初历》，被汉武帝采纳，

颁行天下，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完

整历法，对后世的节令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

后的两汉三国期间，阆中此类奇人异士辈出，代表

者如汉成帝时期的议郎官谯玄、汉哀帝时的益州刺

史任文公和其子任文孙、蜀汉刘备时期儒林校尉周

群、周舒、周巨祖孙三人等。 
由于阆中民间天文研究名扬天下，因此成为诸

多行家向往之地。东汉时期，道教始祖张道陵追逐

仙气而来，在阆中“云台山”、“文成山”筑“元台”

观测天象，后来“飞升”于此。唐朝时期，官至火

山令、专司全国地理勘舆之职的袁天罡奉旨来阆中，

在蟠龙山顶筑“观星台”观测天文。其后，官至太

史令、专司天文历算之职的李淳风，仰慕袁天罡而

寻访其踪迹，到阆中继续观测研究天文，其子孙也

秉承祖业从事天文研究。繁盛的民间星象研究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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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阆中风水意象构建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阆中别名阆苑。阆苑，本是传说中的神仙西王

母居住处，是为天界仙境，最早出自《山海经》。从

远古神话传说到历代文学名著，从儒雅的饱学之士

到坊间的市井草根，都乐以借用“阆苑”代指人间

仙境。“阆中”得名“阆苑”，与“昆阆之形”有关，

据《日照县志• 掇余》卷记：“昆仑山下有横岭，环

抱如城郭，旧名小阆苑，取昆仑阆苑之义。”阆苑代

指阆中，缘于两地地形地貌极为相似。事实上，古

人把阆中比作阆苑仙境，并非自我臆造，“三面江光

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阆中，嘉陵江环绕城

池，四周青山拥抱，云雾缥缈，楼阁隐现，仙境自

然天成。历史上，直接以“阆苑”代称阆中的，应

归功于驻守阆中的滕王李元婴。他在兄长李元奎造

城基础上，以袁天罡和李淳风的风水理论为指导，

仿长安、造宫苑，建五城十二楼，并取名为“阆苑”。

而最早通过诗词把“阆苑”与“阆中”联系起来的，

是宋代的欧阳修，“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

家。”[7]  
阆苑仙境以锦屏风光最胜。锦屏山被誉为“嘉

陵第一江山”，其美景历来为名人雅士所赞。锦屏山

位于嘉陵江南岸，与阆中城隔江相对，壁立如屏，

花木似锦，故曰锦屏。“每至春日，桃花吐红，李花

放白，其灿若锦。”唐代画圣吴道子深醉美景，以锦

屏山为中心，一气呵成《嘉陵江三百里绮丽风光图》。

“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诗圣杜甫挥

毫写下《阆水歌》。宋代苏轼与陆游也毫不吝惜自己

对阆中的赞美之情，留下了“阆苑千葩映玉寰，人

间只有此花新”、“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

屏”的美景佳句。 
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阆中的山川之美是一

种融合了人文与自然的胜迹之美。把昆仑众山的“仙

居”与帝王宫阙的“皇居”合二为一，构建出天人

合一的人间至美之境。从智慧天书到天文历书，从

人间闹市到神仙居所，阆苑仙境作为汉晋至唐宋这

一时期的城市形象，处处渗透着“感通天地”的独

有景致。而天文历算与堪舆地理的密不可分，又隐

隐昭显出从阆苑仙境向风水典范的过渡之象。 

三、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到风水典范 

从唐代开始，阆中城市形象在渐变与突变的交

替作用下，出现华丽转身，从历代的巴蜀重镇转为

后代的风水典型。这种转型历经宋代，直至清初最

终完成。汉唐时期的阆苑仙境已为城市形象的渐变

打下了基础，而唐宋时期风水术语与风水技巧的直

接运用则为城市形象突变添加了催化剂，在二者的

共同作用下，阆中风水典范的城市形象形成。 
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

与汉唐时期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自汉及唐，

风水堪舆之学盛行，许多天文学家又同时为风水家，

袁天罡和李淳风便是典型代表，被尊为风水大师，

他们精于风水并使阆中深受影响。唐以后阆中城市

选址与自然山川有机谐和的风水格局形成，都和袁

天罡、李淳风的风水堪舆活动与影响分不开。 
阆中作为城市风水意象的典型，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选址本身符合中国传统城市

的选址要求，二是城市地理环境与风水“形势宗”

的龙、砂、水、穴极为相配，三是城市建筑布局刻

意迎合山川形胜与儒家礼制，注重趋利避害，祈福

纳吉。从阆中成为风水典范的条件来看，前者是基

础条件，中者是优势条件，后者是主观条件。 
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选

址与营建的理论学说，一个城市要生存与发展，在

选址与规划上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

要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符合择中观；二是度地卜

食、体国经野；三是国必依山川；四是设险防卫；

五是水陆交通要冲[8]。阆中作为巴国别都和巴蜀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区域地理中心，与

“五服”制度或“九服”制度相吻合；而“阆中”

的“中”字，是择中观的典型体现。阆中土地肥饶、

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符合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

城市生存发展要求。阆中城依山傍水，处于大山之

下、广川之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格局，符合国必依

山川的要求。城市四围重重天然屏障合护，关隘相

连，成金汤之固，利于设险防卫。城市位于古米仓

道、金牛道、白龙江、嘉陵江水陆要冲之地，得车

舆舟楫之利，商贾辐辏、都邑繁华。 
中国传统的选址理论学说历经秦汉的经学教化

与道器分野，被江湖术士吸纳糅合，成为“形法”、

“堪舆”之术，并最终形成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风

水理论，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城市建设。古城阆中也

不例外。 
作为城市地理环境风水意象的典范，古城阆中

的山水配置最典型、最完整、最准确地体现了风水

格局所需的龙、砂、水、穴意象、构成了“玄武垂

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四象格局与

“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理想人居模式。  
古城阆中典型的地理环境意象主要表现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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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9]。 
主山与龙脉：蟠龙山为阆中主山，是古城山川

形势之依靠，由近及远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

而县城则为龙脉聚合之处。 
青龙与白虎：古城东面的梁山、七家山、大像

山与西面的西山构成“左青龙，右白虎”格局，前

后左右群山环抱，与龙脉形成呼应烘托之势。 
案山与朝山：锦屏山作为“案山”，与古城形成

隔江对景之势，成为城市第一道屏障，锦屏山之后

的印斗山、金耳山，形成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冠带水与水口山：嘉陵江从东、南、西三面绕

城而过，以“冠带水”形成“金城环抱”的大吉意

象。西山与玉台山隔江对峙形成“天门”和“上水

口”；东南的交通要道与塔山形成“地户”和“下水

口”，共同构成古城“气口”。 
风水在注重因地制宜的规划利用自然条件之

时，还强调具体环境场所的创造。通过因其自然之

性，假以人工裁成，实现“趋全避缺，增高益下”

之目的，达到“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

扶，感通天地”的至善境界。这为城市建筑布局的

风水意象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体而言，即

是在建筑布局上，明确功能器用与儒家礼制，追求

人文建筑与山水融合的风水美学意象。古城阆中深

谙此理，其城市街道布局均与传统风水城市营建思

想相契合。 
古城阆中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主要体现为： 
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形成“十”

字形主干大街，并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与

远山朝对，街名与之相对应。 
城市功能分区：西北面布置宗祠官署，为道府、

学府和达官贵人活动区；东北面布置军事要塞，占

据城池较高地势，居高临下，控制全城；城南面临

嘉陵江，布置商贸区和居住区，便于通商和起居生活。 
城市人文培植：接纳东南生气，将南门东渐、

东门南移，建南津关和华光楼扼守，象征财源广进、

财富聚集。倡导文治教化，城内建文庙、学宫、书

院，城外筑文峰塔、奎星楼于水口山，既增高增势，

又象征文运昌盛。 
城市公共建筑：社稷坛、先蚕坛、先农坛、火

神祠、水神祠、龙王庙与城市行政、居住建筑与世

俗活动保持密切关系又适度分离，达到凝聚人心与

宗教震慑的双重作用[10]。 
经过唐宋时期的风水奠基，到明清时期的刻意

追求与规模扩充，阆中古城典型风水格局最终形成，

并保留至今。 

四、山水新生——从丝绸之都到风水之都 

从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对科学民主的追

求以及现代化的向往，让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阆中

风水意象的神奇与典范，而是更加关注于经济发展

对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蜀道交通的逐渐改善带来

阆中舟楫之利的逐渐丧失，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

城市形象进入了暂时的模糊期，而这种模糊正是那

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整个民族都在探索未

来的发展道路，城市也处在多种发展趋向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工业强国之策，阆中

工业经济也开始随着国家节奏阔步前进，丝绸产业

快速崛起并成为城市新的形象代言人。阆中盛产丝

绸有着悠久历史，唐代时期阆中丝绸就成为朝廷贡

品。而新的缫丝技术与机器化的规模生产，将阆中

丝绸产业推上了一个新高峰。丝绸生产规模名列全

省前列，丝绸产品成为国家重要的出口商品，阆中

成为川东北的丝绸之都[11]。但好景不长，日益残酷

的市场竞争、粗糙落后的生产技术、僵硬死板的管

理水平，最终阻碍了阆中丝绸产业的更大跨越，工

厂倒闭、员工下岗，丝绸产业在阆中经济中的辉煌

地位渐渐退却，丝绸之都美誉也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古城历史文化与风水价值被忽略，

传统建筑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障碍而被拆除，

风水城市格局被视为封建迷信无人敢提及，许多新

的现代建筑将古城风貌特色步步蚕食，古城规模也

急剧缩减。 
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开采，60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文资源的蓄意破坏，90
年代急功近利的大规模古城拆迁之后，阆中古城迎

来了新生。随着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在古城保护开

发中获得巨大成功，阆中古城的旅游价值被提到新

的高度，这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从

20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和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古城

保护的法律法规，如《阆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等，确定古城的保护

重点是山川风貌、古城格局及传统街区和文物古迹。

整治历史性街区、风景名胜区，修复有重要价值的

文物古迹，使之既能反映城市文化内涵和“金城环

抱”的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6]。

风水作为阆中古城独有的文化价值和对人地和谐的

生态环境的历史借鉴，再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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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产品推出。 
发展旅游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以风水格局为特色

的阆中古城。从1996年开始，阆中古城进入了新的

恢复发展期，山川风貌、古城格局、传统街区、文

物古迹得到修复，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被拆除，“三面

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浑然天成的风水格

局重新出现。 
进入新的世纪，风水文化之都作为城市新形象

被媒体强化[12]。“阆苑仙境、风水宝地”、“走进神奇

阆中、畅游风水古城”、“嘉陵第一江山、风水古城

阆中”、“中国风水第一城、科举圣殿状元乡”、“春

节发源地，风水阆中城”等旅游宣传口号，把风水

作为重要内容对外推广。旅游得到快速发展，到2010
年，来阆中古城旅游的游客超过250万人，旅游产业

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作为

风水之都的形象载体的阆中古城，未来将肩负着把

阆中建设成中国风水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西部最

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川东北旅游中心的历史重 
托[13]。 

五、结语：寻找城市新形象 

近年来，随着兰渝铁路、广南高速、绵巴高速

的规划建设，阆中对外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与同属于川东北地域的城市广元和南充的现代交

通网络相比，阆中在地域交通中仍然居于劣势。未

来的阆中，不得不面对经济区位的边缘化的挑战，

但风水古城的存在，赋予了阆中成为区域性旅游新

中心的机遇。在川东北区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

特色最浓、文化最深的古城，就只有阆中古城。近

年来旅游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和旅游者的络绎不绝，

也证明了阆中古城具有很大的市场号召力。因此，

依托古城及周边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是阆中未来成

为区域性旅游中心的关键。 
阆中古城包含了巴渝、天文、风水、三国等多

元文化，这为城市形象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目前阆中古城的旅游形象主要围绕着风水古城做

文章，内涵显得较为单一，没有完全体现出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实巴文化是阆中古城应着力展

现的文化内涵。阆中是巴人集聚地，曾为巴国别都，

阆中名字的由来就与巴语有关，巴渝舞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巴文化又和巫文化联系紧密，巫文

化又包含了天文星象和阴阳五行等风水内容，因此，

阆中旅游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山谷之城、风水之

都”作为城市形象的新定位。山谷之城既能体现阆

中的巴文化特色，又能展现出古城所处的特殊地理

环境，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注释 

① 七关为：南津关、五吉关、河溪关、梁山关、锯山

关、土地关、滴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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